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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東港東隆宮迎王平安祭典始於清代，向為全臺知名的王船祭典，其組織與動員在長遠發展中已極具規模與特色。本次壬辰正科迎王平安祭典於2012年10月14日至10月21日舉行，研究者赴現場蒐集資料並進行記錄。迎王平安祭典的過程涵蓋下述部份：地方七角頭職務輪任與祭典委員會組織形成、中軍府安座、王船建造、地方陣頭組織與操練、進表迎迓、設置代天府、請王、過火安座、出巡遶境、祀王、王船法會、遷船遶境、王船添載、和瘟押煞、宴王、送王等。
本文除詳實記述迎王平安祭典的歷史脈絡與組織動員過程，也試圖尋找出祭典活動的意義與價值。研究發現，迎王平安祭典的舉辦不但保存了中國傳統信仰與禮俗，反映出在地的文化特質，提供居民非「常」狀態的宗教性休閒，也因著在地活動凝聚了眾人的文化認同與地方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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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自清代以來，每逢農曆地支丑、辰、未、戌年舉辦的三年一科屏東東港東隆宮迎王平安祭典，即為全臺遠近馳名的宗教盛事，現今的祭典不但規模最大，亦是王爺信仰中王船祭典的典型代表之一。據下角頭迎王專用神轎後面所綁的雍正及嘉慶年間所製之御用馬鈴推測，東港地區的迎王祭典活動至少可上溯至十八世紀初，在漫長的過程之中，祭典的程序與組織已發展出固定的模式與縝密的分工動員。

研究者感興趣的是，盛大的祭典究竟如何動員，民眾參與行為為何？組織又如何分工？細緻的祭典流程順序為何？為了解確切狀況，本文統整各項資料與研究文獻，並赴現場進行實地訪查，希能針對迎王平安祭典中地方與東隆宮組織動員、祭典內涵與演變作一全面而完整的風貌呈現。

迎王平安祭典的舉行，已成為東港地方的盛事，對當地的人與社會將產生何種影響？本文也試著尋找出迎王平安祭典的意義與價值為何？
2、 組織動員
    東港東隆宮迎王平安祭典由前一科祭典三天後的平安宴，進行新科角頭的抽籤輪任開始，便進入漫長的籌備過程，其間除了各方信眾對祭典所奉獻的金錢及物資外，地方上所投入的大量人力，其動員多年來都是極有組織的，現今組織包含了迎王時擔任要角的地方七角頭組織、由東隆宮廟方組成的祭典委員會、屬交陪性質的地方廟宇鑾堂和神將團等在地組織以及在經費上提供贊助的顧問團，此分述如下：
1、 地方七角頭
    角頭是福佬話形容某一特定地區或某一村里之稱法，角頭廟亦即該角頭中之廟宇，大部分的信徒為地方上之人士（劉還月，1994）。東港地方角頭主要是依清朝以來東港街（即今之延平老街）的發展而形成的，其中「頂頭角」所在之和美街口一帶，為舊時碼頭之所在，居民以工人為多；「頂中街」與「下中街」合稱「中街」，與通往下頭角必經之「安海街」，為東港街市最繁榮鼎盛之處，醫院、旅館密佈，範圍由豐漁橋頭直至和美街口，居民以從商為多；經豐漁橋越過後寮溪一帶，舊稱「下頭」，為舊漁港所在，居民多從事漁業；靠近海岸線的「崙仔頂角」，為清時遭逢海嘯肆虐後，太監府、檨仔寮、崙仔頂等三庄居民合住之處，其角頭廟鎮海宮內，亦合祀三庄之主神；最後一角頭原本是舊時相隔不遠的小琉球，然小琉球於1952年退出東港地區迎王後，改由「埔仔角」接替，清朝時埔仔角一帶均為漁塭、濕地，居民多是從事養殖業的琉球人（陳秀珠，2000）。
    雖然七角頭各有角頭廟與角頭轎班，不過，除了頂頭角和崙仔頂角的組織為二者相結合外，其於角頭轎班組織均獨立於角頭廟之外，有獨立的運作模式且幾乎都另有存放神轎與物品的地點。傳統上，轎班成員的職務主要採「認血跡」方式之世襲制，成員就算搬離，仍屬該角頭轎班成員，即便遠在國外，在祭典時也必定會返鄉參加；此外，亦有遇到大危難時在溫王爺面前擲筊許願，以一輩子擔任轎班來還願者。現今，有如下頭角、下中街等角頭，向政府申請成立社團法人轎班促進會，開放有興趣的民眾自由加入（蘇煌文，2008）。轎班成員平時要繳轎班費，東港地區三大公廟舉辦活動，亦要鼎力配合，尤其在東隆宮三年一科的迎王平安祭典中，七角頭分別擔任溫王爺、中軍府及五位代天巡狩千歲爺之轎班，可說是祭典中最重要的角色。今年壬辰正科中，地方七角頭的執事任務與組織，詳如表2-1。
表2-1        2012壬辰正科迎王平安祭典七角頭執事組織表
	千歲
	角頭
	角頭廟
	七角頭執事組織

	大千歲
	頂頭角
	東隆壇
	大總理一名、總理秘書及助理數名、
內總理、外總理、參事、轎班爐主各一名、
內書爐主一名、內書副爐主兩名、董事五名

	二千歲
	崙仔頂角
	鎮海宮
	副總理一名、參事及轎班爐主各一名、
董事四名

	三千歲
	下中街
	朝隆宮
	副總理一名、參事及轎班爐主各一名、
董事五名

	四千歲
	下頭角
	東福殿
	副總理一名、參事及轎班爐主各一名、
董事五名

	五千歲
	安海街
	福安宮
	副總理一名、參事及轎班爐主各一名、
董事五名

	中軍府
	頂中街
	共善堂
進水宮
	副總理一名、參事及轎班爐主各一名、
董事五名

	溫府千歲
	埔仔角
	鎮靈宮
	副總理一名、參事及轎班爐主各一名、
董事五名、班頭爐主一名、班頭副爐主兩名


資料來源：修改自財團法人屏東縣東港東隆宮祭典委員會（2012）。2012年壬辰正科東港東隆宮迎王平安祭典專輯（頁76-81）。屏東縣：財團法人東港東隆宮。
2、 東隆宮祭典委員會
    迎王事務的辦理原本是「大總理籌辦制」，由大總理全權負責籌組人員並籌措祭典經費，除了迎王期間來自信眾所添的香油錢、金牌、捐款外，亦會向居民募每股伍百元的「題緣金」，再不足則由大總理或廟方補貼。1976年，當時的董事長林雲騰在舊有管理委員會之基礎上成立東隆宮祭典委員會，將迎王事務改為「祭典委員會辦理制」，至本壬辰正科（2012年）已有十三屆之久，組織經歷屆的需求發展擴編，目前主要共有總務科、經理科、設計科、典務科、指揮科等五個科別，組織由上而下為主委一名，由東隆宮董事長兼任，副主委三名、總幹事一名、公關主任一名，各科科長各一名，委員若干名，均由董事會遴聘，每科年更換，為三年期之義務職（財團法人屏東縣東港東隆宮祭典委員會，2012）。
3、 地方廟宇及鸞堂等在地組織
    由於三年一科的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為在地的一大盛事，即使無經費補助，東港的地方廟宇及鸞堂每科年均會報名參加遶境，部分廟宇會為此成立陣頭來共襄盛舉，而地方鸞堂則因信仰興盛，鸞堂中的儒生亦多擔任迎王祭典中祀王時的重要角色—振文堂內司。本科年祭典中報名參與之東港在地廟壇等計有83隊，陣頭則受工商社會的發展、人員不足、管教不易及經費籌措等因素影響逐科減少，本科僅有10隊，與86年的丁丑科相較，足足少了9隊之多。
    參與本次壬辰正科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活動的本地陣頭有：下頭角宋江陣、汕尾白鶴展翅陣(宋江陣)、共善堂福州白龍庵五福大帝駕前什家將、共和堂欽點五毒大神、共心堂福州白龍庵五福大帝駕前什家將、同安堂吳府千歲駕前八家將、福龍堂杏府千歲駕前八家將、朝隆聖堂湄州朝天閣天后元君駕前護衛聖將、聖德宮姚府四千歲駕前十二家司、東福殿城隍廟二十四司。陣頭的成立時間自清代到民國年間不等，所屬地方以占半數的下頭角最多（表2-2）。
表2-2        2012壬辰正科迎王平安祭典本地參與陣頭一覽表
	陣頭名稱
	隸屬之
廟宇鸞堂
	成立年代
	主祀神
	角頭及里別

	下頭角宋江陣
	
	清代
	
	下頭角

	汕尾白鶴展翅陣(宋江陣)
	金茄萣港
舊嘉蓮宮
	1922年
	朱府千歲
	嘉蓮里

	共善堂福州白龍庵五福大帝駕前什家將
	共善堂
	1920年代
	邢府千歲
	頂中街頂中里

	共和堂欽點五毒大神
	共和堂
	約1932年
	邢府千歲
	安海街東隆里

	共心堂福州白龍庵五福大帝駕前什家將
	共心堂
	1955年
	邢府千歲
	下頭角興漁里

	城隍廟二十四司
	東福殿
	1955年
	城隍爺
	下頭角盛漁里

	吳府千歲駕前八家將
	同安堂
	1950年代
	吳府千歲
	安海街八德里

	聖德宮姚府四千歲駕前十二家司
	聖德宮
	1964年
	姚府四千歲
	下頭角豐漁里

	湄州朝天閣天后元君駕前護衛聖將
	朝隆聖堂
	1967年
	天上聖母
	朝安里

	杏府千歲駕前八家將
	福龍堂
	1988年
	海坪關蔡府千歲
	下頭角盛漁里


資料來源：修改自李秀娥（2002）。「東港丁丑年(八十六)迎王陣頭的籌組」。研究與動態，6，173-174。
4、 顧問團
顧問團涵蓋個人及公司，個人部分又可分為榮譽顧問及顧問，前者多為政治人物或地方仕紳，多不直接參與祭典活動，僅負責經費贊助，後者則只要對迎王祭典提供經費贊助，無論年祭與性別，皆可成為其中一員；公司除各種行號外，還包含漁船，船主以漁船名字登記，以求千歲爺庇佑海上豐收與平安（財團法人屏東縣東港東隆宮祭典委員會，2012）。
3、 祭典內涵
東港東隆宮迎王平安祭典的活動天數，由日據時期的四至五天發展至今日的八天，每科年皆有將近三年的籌備時期，此處將迎王平安祭典分為前期籌備與祭典活動過程兩大項，綜合敘述如下：
一、迎王平安祭典之籌備過程
（一）組織形成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活動，是由東隆宮祭典委員會及地方七角頭執事人員所的策劃與執行。祭典曾於1934年的甲戌科後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被迫中斷，臺灣光復後幸於1952年壬辰科時恢復。迎王時大總理產生的方式，光復後的壬辰科及乙未科均為抽籤制，後因地方角頭反對，故自1958年起改採抽籤輪流併用制，亦即抽籤時若該角頭已擔任過大千歲轎班即於抽籤時跳過，故每輪完一輪均需21年，此作法至1997年止共經歷整整兩輪，後便改回最初的抽籤制。
    在前一科迎王結束三天後的「平安宴」中，各角頭於溫王爺座前恭敬抽籤確定下一科年的輪值的角頭，再由各角頭推選出各總理，由他們配合祭典委員會執行新的迎王事務；各角頭的參與人數雖曾一度下降，但近幾科又有所回升而維持在兩百多至三百多人左右的數量。
（二）中軍府安座
   「中軍府」可說是千歲爺的前鋒，扮演著輔佐辦事、傳遞敕令的角色，在東港的迎王祭典中，中軍爺除負責監督平安祭典各項籌備工作及活動的執行，尚得巡視地方、輔佐溫府千歲為信眾祭改。
    東隆宮的中軍尚分每年前來輪值的值年中軍以及於丑、辰、未、戌科前來的值科中軍，因惟值科中軍府到臨方可建造王船，為使民眾於木製王船造畢後有充裕時間參拜，今日安座時間都提早於大科年的前兩年，在「正科」中軍未正式報到前，便由值年中軍代司其職，先安座於王船寮內以督造王船。本科庚寅年值年中軍府安座時間為2010年農曆6月13日，而辛卯值年中軍府及壬辰值科中軍府安座則為2011年農曆8月13日（李豐楙等，1998a；葉志杰，2004；東隆采風工作室，2012）。
（三）王船建造
    東港迎王祭典所使用的王船，於清代時木造南澳式船型，以「遊地河」方式送出海，後又改為紙糊製作並以「遊天河」方式恭送王駕（林怡君，2009）。光復後再因紙糊造價昂貴而於1973年由造船界發起義務性製作木造王船的工作。目前王船的造型為中國傳統三桅式「戎克船」（junk），船頭作方形開口，兩側船艏飾以龍目，與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風格相承，王船船身的每一部份均以上等檜木依真船作法打造，具有可實際航行的功能。設計科船帆組組長蔡財安表示王船船體自1973年以來逐科略為加大，但受限於1993年完工的豐漁橋鋼造拱門高度而無法再增大，故近年來均維持固定大小。
    舊時紙糊王船在祭典前四至五個月開始製作，王船寮一概封閉不得隨意窺視，直到在遷船遶境前出廠才開放信眾參拜，現今王船製作已提早至大科年的前兩年，王船寮則為開放空間並允許拍照，大科年前一年完工後便即刻開放參觀及添載，同時仿日本風俗讓民眾寫祈福卡掛於圍欄上。
（四）進表
    敬呈表文至天河宮以迎迓千歲爺蒞境的進表儀式為清代即有之祭典科儀，通常於迎王祭典前一個月左右舉行，本科年進表時間為國曆8月5日，由內司主持，於東隆宮廟埕擺設天案，按清代科儀三獻禮隆重祭獻，再由大總理宣讀〈迎王進表文〉，畢後連同財帛一同火化進呈。
二、 迎王平安祭典活動過程
（一）王府上樑
    王府之佈置，象徵祭典活動正式展開。以廟前臨時搭建之彩繪牌樓為門面，正殿內除溫王爺金身外，餘暫移至後殿二、三樓，而溫王爺座前搭掛上書「代天巡狩」字樣的黃綾，神龕上亦以黃綾鋪設五位千歲爺神座，上奉由紅紙套住、尚未開光之千歲爺王令，居中為大千歲正令一座、副令二座，其餘四位千歲王令則各一座分列左右；不同於臺灣各地迎王祭典以紙糊神像代表千歲爺形象，千歲爺王令採古時「劍令」木雕上寬下窄令牌形式，上有頭部浮雕之蟠龍圖像，後刻該位千歲頭銜，王令顏色並與七角頭轎班服色相同。神座前按王府格局，置案桌及五張王爺座椅，案上擺置辦案、祀宴之配備，如：王印、籤筒、筆墨、驚堂木、香爐、花瓶燭臺、杯筶等（李豐楙等，1998a；陳進成，1999；葉志杰，2004）。
    王府佈置妥善後，便於廟埕舉行「上樑」儀式，本次壬辰正科的代天府上樑儀式於2012年10月11日上午9時50分舉行，所有壬辰正科大總理、副總理、祭典委員代表等在神樂團的伴奏下，由內司引導進行三獻禮：初於奏樂後鳴砲，昭告儀式開始，而後於奏樂、上香、三跪九叩首後進行供獻，程序反覆共有三階段供獻，第一階段為茶、涼糕、四果茶、糕品、五果、檳榔、水煙，第二階段為素齋五樣、代表山珍海味的醋、酒、糖、豆乳、薑、爵與鹽等，第三階段為牲禮、紅龜粿、湯圓及金帛，象徵福壽圓滿。三獻儀式後接著安置太極位：於廟埕棚頂代表中極之位的「分金線」上，以紅線綁上太極金，兩側再掛以紅布袋裝的五穀、鐵釘銅錢、錫碳等物，最後依營造傳統繫上粽子，象徵王府已建設完成，而後正殿中門及左右偏殿龍虎廳門口即開始有班頭鎮守，防止閒雜人等隨意進出（李豐楙等，1998a；謝宗榮，1999a；葉志杰，2004）。
（二）恭請王駕（請水）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由俗稱為「請水」的請王儀式揭開序幕。當日上午先由祭典委員會進行溫王爺安座儀式，將其分身請至第一進虎廳的臨時溫王府安座，接著溫王爺神駕依例至舊時鎮郊之處（今東港中學前）迎接分由車城與恆春遠道而來的「田中央中隆宮池府千歲、朱府千歲」與「恒隆宮溫府千歲」神轎隊伍。據地方耆老表示，因車城中隆宮與恆春恒隆宮於東隆宮迎王祭典開辦之初便前來參加，昔時交通不便，隊伍自屏南步行前來皆須二至三日腳程，然兩宮每科祭典必參加請王儀式並跟隨遶境二至三日，雖不參加全程祭典，然離去時溫王爺神駕必再至相同地點相送（謝宗榮，1999a）。
    請王舉辦地點據耆老表示最早是在東港溪畔舊碼頭一帶沙岸（今東港橋旁）舉行，而後改至下頭角豐漁橋旁舊漁港興築前所在的沙灘，而至少於1930年代起便皆在「崙仔頂」鎮海宮旁鎮海公園海灘舉行，此地數十年來經風浪掏蝕面積逐漸縮小，近幾科的迎王前均須填砂平復，而後由祭典委員會設計科工作人員搭建又稱為「請水臺」的迎王將臺。
    根據習俗，五位千歲中僅大千歲冠有姓氏，故請王時便由大千歲神轎前的轎籤（稱為頭籤、頭筆）起乩下至海中迎請大千歲，然後上岸至臺上出字「報銜頭」：以被本地人稱為「神筆」的轎籤於沙盤上疾書「奉玉旨代天巡狩某」請驗。若其所報之銜頭不符，則請其退駕，再至海中迎請，其他各廟神轎為表虔誠，亦多會下水恭候王駕；如所報銜頭相符，典務科便及時宣布大千歲已到，剎時鞭炮齊鳴、鑼鼓震天，帥旗、帥燈當場寫上大千歲姓氏，並恭迎王令上轎，準備前往「新街仔」遶境後回廟安座，而搭建於代天府外之王府戲臺則由明華園歌仔戲團即刻開始接連搬演八天七夜的酬神大戲（謝宗榮，1999a；黃文博，1997a）。
（三）過火安座
    由繞行鎮北新街新隆宮一帶再返廟過火之習俗，其說有二，一說新街原聚落舊稱濫港，為東港溪下游農產物資集散之港澳，為現今東港「開庄」之庄母，且溫王爺最早於此地發跡，繞行此處有飲水思源之意；一說新街郊商曾於數科迎王活動中贊助甚多經費，並先以繞行此地為交換條件而形成慣例（伍政祈，1994；陳秀珠，2000）。「過火」時由溫王爺領隊，五位千歲之「火輦」及中軍府神轎隨於其後，儀式結束後立即進入王府舉行安座大典，而各方神轎、陣頭、信眾便於此時依序過火，以求潔淨除穢，亦有信眾攜家中供奉之神像參加過火，以求增強神威。
    入夜後，代天府前升起大千歲之帥旗、帥燈以示千歲爺巡狩於此，而大千歲入府後亦立即「出榜安民」，榜文內容以儒家觀點勸戒世人切莫行惡，要為所應為方能得到天地賜福。與以往不同的是榜文原本均由內司人員恭敬手寫，並由大千歲降駕當場以硃砂圈點，但本科榜文則全部事先由電腦打字，僅文末大千歲姓氏為當場書寫。榜文共發五張，一張發「府前曉諭」，置於帥燈帥旗之下，餘以舊時東港為範圍張貼於象徵四城門之處：東港早期並未建城，但以清代街市聚落發展範圍，視橫跨後寮溪支流之不老橋為東門、橫跨東港溪往鹽埔之進德大橋為西門、豐漁橋為南門、東港溪舊碼頭一帶的東港橋為北門，榜文所置之處均未過橋，然自上科起南門曉諭張貼位置已更改為東隆宮旁之芳都橋。
    此外，廟埕左右所設之更鑼亭與更鼓亭會於千歲爺安座後，開始由班頭輪值夜夜打更，在「安更」儀式過後由一更的一鼓二鑼逐次遞增至午夜十二時的五更鼓，隨即於「轉更」儀式後再打完一輪五更鼓後安更。
（四）祀王
千歲爺入廟安座後，隨即進行首次的「晨昏祀王」儀式。迎王其間的祀王儀式，古例於清晨時分的卯時（上午5時至7時）及向晚時分的酉時（下午5時至7時）舉行，現今夜間祀王則訂於亥時（夜間9時至11時）舉行，但仍常因遶境晚回而延遲。
祀王儀式開始前須進行「作紙」，由班頭於鼓聲中焚化紙錢，以通知王爺兵馬早晚點兵並享用餐點。王府內則如安軍中府時的三獻禮，眾人身著清代長袍馬褂禮服由司儀引導、本科大總理—林宗山代表擔任祭獻，進行一系列供獻；所獻之物一式五份，均為清淡素筵；眾人於王府內祀畢，再至中軍府、溫王府及王船公所在之王船寮進獻。
    每夜祀王後，溫府千歲會於轉更前後率班頭、內司及埔仔角轎班請出大千歲手令，進行「查夜」，巡察轄區內各兵馬是否各司其職。查夜的範圍基本上以七角頭為主，但路線與時間是不固定的，故溫王爺的轎班、班頭及內書都要有人夜宿在代天府旁隨時待命（李豐楙等，1998a；班頭心情記事部落格-東港迎王，2012）。
在第二夜祀王後，眾人需趕在子時之前將大千歲王令移駕至舊稱大清府的嘉蓮宮臨時王府過夜，地方上稱「大清府過王令」（葉志杰，2004）。「大清府」於光復後發生兩廟正統之爭，幾經協調後塭仔「嘉蓮宮大清府」及汕尾仔「『舊』嘉蓮宮大清府」便以科年為單位，輪流於東港迎王祭典時迎請王令過夜，本科年大千歲王令，由後塭仔嘉蓮宮迎回（伍政祈，1994）。千歲爺入廟安座後亦舉行祀王儀式，內容與代天府內送王前夕所舉行的宴王儀式相同，廟外同時有戲台「扮仙」酬神，翌日清晨卯時（上午5時至7時）之前再將千歲爺王令迎回東隆宮的代天府。
祭典的前五日在每晚安座祀王後以及祭典第六天起一天半的時間裡，王府內舉行「參拜敬王」之三獻禮，輪流由各角頭總理、祭典委員會成員及角頭轎班主祭，儀式較晨昏祀王略簡，所獻之物為各角頭自由準備，有酒、葷生之牲禮、壽桃、湯圓、紅龜粿及金箔等；由於各角頭成員此時幾乎全員到齊，故敬王完畢，眾人便於千歲爺座前擲杯選出下科年之角頭爐主（李豐楙，1998a；財團法人屏東縣東港東隆宮祭典委員會，2012）。
（五）出巡遶境
1. 一般民眾參與情形

    迎王祭典中，一般民眾參與最眾者當屬王駕出巡遶境的四天了。遶境隊伍所經之處，鞭炮煙火齊鳴，家家戶戶準備豐盛菜餚祭拜，燃燒金紙敬獻神明，亦有民眾準備奉茶之用的飲料茶水置於家宅外供人取用，更有人準備青菜、蘿蔔和飲水欲待王馬經過時跪獻。當神轎及神將團經過時，常有民眾扶老攜幼成排跪拜於路中接受改運祈福，虔誠信眾會點香恭立路邊靜候大千歲神駕，而許多老一輩的長者至今仍堅守「不得戴帽及站在高處觀看」、「晾曬衣物於外的衣物要收起」以及「不可胡亂說話」的傳統禁忌，見到王駕經過亦會闔家下跪恭迎。此外，王駕出巡時會由班頭身掛「放告」牌以接受鬼魂告陰狀，而遶境當日有許多家戶仍會遵照傳統辦桌宴請親朋，熱鬧非凡。
2. 遶境順序今昔變遷
    舊時王駕出巡遶境順序為所有神轎先行，大千歲殿後，但由於參與遶境的本地及外地神轎、陣頭為數眾多，常使當晚入府安座、祀王等時間一再延後，廟方於是於1997年的丁丑科迎王，將單純神轎及有陣頭的隊伍區隔為甲乙兩隊，讓千歲爺入廟安座時間不致延後，而陣頭亦可盡興表演。在歷經數科調整後，本科年王駕出巡的遶境順序，在一百四十多隊的隊伍中，將大千歲隊伍安排於中間偏前，本科年頂頭角大千歲的隊伍編號為「57」，其餘神轎陣頭除最前方七隊、中軍府及五位千歲轎班外，均混合抽籤，使王駕前後皆有陣頭表演，且為不擔誤大千歲安座時間，已回宮的溫王爺神駕會於晚間七、八時左右再度出發，去接大千歲等回廟安座（財團法人屏東縣東港東隆宮祭典委員會，2012）。
    本壬辰科遶境的首支隊伍為東隆宮溫府千歲領頭的溫王隊，在溫王爺神轎前有先鋒官、炮首、指揮車、扛枷犯人、溫王爺的大旗大牌、參事、副總理、神樂團吹班、震武堂班頭、王爺涼傘，其後則為祭典的顧問團。在溫王爺隊伍之後為主祀遠古三皇（伏羲、神農、燧人）的東港神農宮，庄母所在之新街新隆宮，有悠久交陪關係之車城田中央中隆宮，均為東港東隆宮分靈廟宇的恆春恒隆宮、臺北東隆宮、高雄東隆宮及大里東隆宮，主祀土地公的東港福安宮，和以人稱「蝦母媽」的媽祖為主祀神的東港朝隆宮；此幾組隊伍免抽籤的原因除有特殊交陪關係及分靈廟宇外，福安宮、朝隆宮因與東隆宮同為東港地方公廟，故免參加抽籤，神農宮則因昔時「新厝仔角」爭取頂替小琉球進入七角頭未果而得到免抽籤的協調結果（李芳廉，1982；李豐楙等，1998a；財團法人屏東縣東港東隆宮祭典委員會，2012）。
    眾千歲爺的遶境隊伍前導為護衛千歲爺之下頭角宋江陣、王馬、前來還願的「看馬」信眾，接著為負責中軍府的頂中街轎班、負責五千歲神轎的安海街轎班、負責四千歲神轎的下頭角轎班、負責三千歲神轎的下中街轎班、負責二千歲神轎的崙仔頂轎班，此五隊均依參事、副總理、鼓吹隊、涼傘及神轎順序；大千歲的隊伍則略有不同，其「八台」排列次序為參事、內外總理、班頭（哨角）大總理、吹班、涼傘、內書、大千歲神轎及前來還願的隨香客（財團法人屏東縣東港東隆宮祭典委員會，2012）。
3. 遶境範圍今昔變遷
    王駕出巡遶境目前固定分北、中、南、農區四天，除第一、第二天為北區及南區輪流外，第三天固定遶境中區，第四天則為農區，而路線規劃上除北區與中區有部分範圍重疊，餘多有所區隔。日據時期的遶境範圍曾包含南州鄉全境及林邊鄉部分，然南州鄉於光復後自行籌辦迎王祭典故退出，而農區則曾因經費問題退出祭典活動、僅內關帝及船仔頭參加，直至1994年的甲戌科經協調後方恢復遶境大潭新庄、下廍、三西和、海坪、司本衙等農區之傳統（謝宗榮，1999b）。此外，在東港鎮的範圍之內，尚有南平里因距離遙遠、大鵬里及共和里為眷村，而未在遶境的路線之上。
    本次壬辰科首日遶境為北區，主要包含埔仔角、新街、漁會一帶海埔新生地及戊辰科由農區劃入北區的內關帝等，次日遶境的南區包含下頭角及崙仔頂角所在的興漁、盛漁、豐漁、鎮海等里以及汕尾仔與後塭仔所在之嘉蓮里等地，第三日遶境的中區包含隸屬船頭里的船仔頭、灰窯仔、新興漁塭改建之住宅區，以及鎮上人口集中的頂頭角、頂中街、下中街、安海街、埔仔角等地，第四日遶境的農區為海坪、司本衙、三西和、下廍、大潭新庄等舊日外圍村落。
（六）王船法會
    請王之後建王醮數天，為南臺於清初即有之俗，尤以臺南沿海鄉鎮最具代表，然東港地區迎王祭典的作法則多有不同，除強調所請之五位千歲並非瘟神而是溫王爺義結金蘭之兄弟外，傳統上更以儒家科儀為主體，側重「祀王」及「宴王」。據地方耆老表示，早年王船法會多僅於迎王的開光儀式、送王時開水路請數位閭山派法師前來舉行儀式，並無建王醮之傳統、亦完全不設道場，近年迎王平安祭典中雖安排醮典，但以「王船法會」之名替代王醮或瘟醮之稱呼，相較他處時間大為縮短，故東港地區王醮之規模與形式並不如其他南臺近海地區祭典之完整，與祭典活動中的其他程序相較亦較不受重視（李豐楙，2011；謝宗榮，1999b，2006）。
    王船法會的舉辦地點為東隆宮廟埕，不過，因為前一天半的時間均在廟埕一隅臨時搭起的棚架內舉行，且王府內同時進行著各角頭轎班及祭典委員會成員的參拜敬王儀式，第二天下午的時間又與最引人矚目的遷船遶境時間重疊，儀式的進行往往受到冷落，直到第二天晚上露天舉辦的和瘟押煞儀式才吸引人群圍觀。
（七）遷船遶境
    送王的前一天上午，王船由王船組工作人員移出王船寮，在廟埕上進行王船的三獻及「開水路」儀式，為下午的遷船遶境活動做準備。「遷船」的目的在於沿途收煞驅瘟，因此僅扛抬船具神器、牽挽船身的七角頭轎班成員及內司、班頭、神樂團吹班、指揮科、電器科、王船組等祭典委員會成員參加，一般神轎陣頭均不參加。
    王船遶境時，中軍府與各千歲均以涼傘代表神駕，除溫府千歲轎班按原職務外，其餘角頭轎班均依古禮遷船：著黃色服的大千歲轎班負責以黃布長繩牽挽王船船身，著淺紅色服的二千歲轎班負責中桅與中帆，著黑色服的三千歲轎班負責前桅與前帆，著淺綠色服的四千歲轎班負責後桅與後帆，著紫花色服的五千歲轎班負責前錠二付，著白色服的中軍府轎班負責後錠二付（財團法人屏東縣東港東隆宮祭典委員會，2012）。
    遷船過程中有幾組成員是不可或缺的：指揮科人員須反覆來回勘查路況，設計科王船組人員負責王船之安全與穩固，而設計科電器組人員則持長竿將過低之電線托高，無法托高者則先行剪斷，待王船通過後再予連接。而迤邐壯觀、綿延數里的路上行舟景象，也成為東港迎王平安祭典中最具特色的意象之一。
    在王船抵達前，民眾會於家宅門前準備十二菜碗、三牲、金紙、馬草與水等奉獻給千歲爺手下的兵馬，稱之「犒軍」，並於供桌旁另備一低矮小桌或米篩，上置「小三牲」，即豆乾、豬肉各一塊、蛋一顆、空心菜湯一碗，與金銀紙、香綑束在一起的人形「替身仔」，以祭拜好兄弟並於王船經過時為家人祭改。祭改時以替身仔於家人身體前後依年齡上下劃動，如家中成員未在家，則以其衣服代替。祭改完畢後將替身仔送至東隆宮，再集中運至送王海邊待翌日凌晨與王船一同燒化，象徵厄運隨千歲爺遠離。
    過去遷船遶境必須經過每一個角頭，現今因時間容易延誤使緊接其後的王船添載及宴王的進行受到耽誤，故祭典委員會決議將遷船路線精簡，本次壬辰正科遷船遶境範圍依上科年情形調整後將南北路程再次縮短（財團法人屏東縣東港東隆宮祭典委員會，2012）。而今家家戶戶的替身改運儀式，亦因應王船遶境路線的改變，調整為在王船於正午時分起駕後便可進行（葉志杰，2004）。
（八）王船添載與和瘟押煞
    遶境結束後，王船回到東隆宮廟埕安座，準備進行送王前一晚的王船添載與和瘟壓煞儀式。添載物品依向由內司保管的《添載用品手冊》，分為「王船用諸品」與「公案常用」兩大項，由王船組人員依序核對後一一置於王船上的固定位置，接著在船首兩側掛上「代天巡狩」的燈籠、船身兩側掛上清代中國三十六行省之「省分」燈，以象徵千歲爺的欽差職司與「遊府吃府、遊縣吃縣」之特別禮遇（李豐楙，1993b）。
    廟前廣場除王船添載工作外，和瘟押煞的「武場」科儀亦同時展開。法會進行時，首先以「調五營」儀式請來五營官將把守道壇，接著進行「和瘟獻酌」，，奉請仙界真人前來勸請各類行毒之大小疾疫使者能與千歲爺於次日清晨同乘王船離去；而尚於地頭上逗留、未聽令上船之行瘟使者，則以「押煞（拍船）」法術使之就範（謝宗榮，2005）。
（九）宴王
    在送王前一晚的宴王沿襲明清以來古俗，由內司於千歲爺座前擺設前後兩案，前案稱「西階」，上置素席，後案稱「東階」，擺設一百零八道之「滿漢全席」，在東階左右兩側有生的全豬及全羊，並於一隅設置盥洗所。
    典禮開始，在三響炮後開啟府門，內司即將上書「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紅紙及上書「風雨免調（朝）諸神免參」、「奉旨代天巡狩欽加王爵五府千歲」的黃紙貼於東階案前，表示風伯雨師及眾神明可免朝見參拜、安心享受筵席。接著依古例將豬羊毛血取出請神驗明，再請千歲爺盥洗並升堂入席。儀式前段如祀王之儀進獻素齋，再由「讀祝生」奉讀祝文以鄭重禮謝千歲爺蒞境期間的恩澤，接著由擔任主祭的大總理以先進後獻之禮，進行正式的大宴。每一獻均有七樣，表示溫王爺送行，並讓中軍府陪同五位先歲宴飲，供品祭神前，均由大總理象徵性品嚐、啜飲，再依序送至千歲爺面前，代表與神共食。最後，千歲爺對大總理賞賜酒食，內司捧祝文與金帛至外焚化「班退」，恭謹的宴王儀式宣告結束（李豐楙等，1998a）。
（十）送王
    祭典的最後一日丑時（凌晨1時至3時），各角頭總理將五位千歲王令、中軍府令依序請出安於神轎上準備至海邊恭送王駕。舊時在地人對送王時有所禁忌，認為幼兒、女性、體弱多病及運勢不佳者不宜參加，參與之信眾亦均於送王路程中保持安靜，肅穆地於暗夜中魚貫前行至海邊靜待。
    王船到達海邊後，王船組等執事人員便著手將已先行運至之天庫、金紙、米包、豆包、信眾祭改後的「替身仔」、稟王爺疏文（手稟）、祭改還願的刑具等，牢牢堆疊在王船四周，布置妥船身四周的長鞭炮，依中、前、後的順序立桅、掛帆，升帥燈帥旗。待送王吉時一到，由道士在船尾進行三獻科儀、各總理將千歲爺及中軍府王令安置於王船上的五王室中，王船組成員便將船首及船尾處垂放至地面的船錨拉起，象徵起錨開航，同時由道長與大總理等一同進行開水路儀式，在點燃鞭炮後不多時的熊熊火光中，正式恭送千歲爺王駕「出遊天河」，回返天庭覆命。
    送王之後，班頭等安靜褪下衣帽，所有參與的神轎隊伍亦遵守「偃旗息鼓、就地解散」的傳統，收起旗幟與鑼鼓，安靜離去，當地民眾亦相互提醒不要回頭、保持安靜各自返家。王駕離境的三日之內，鎮內須避免有鐘鼓、戲曲與鞭炮聲，當地漁船也須恪遵三日內不出海作業的習俗，此與「偃旗息鼓、就地解散」之舉，均為舊時送瘟所流傳下來的「防止瘟神疫鬼尋聲而回」的禁忌心理（陳進成，1999）。三日後的夜間於東隆宮廟埕舉行的「平安宴」，並不限定參加對象，所有參與迎王平安祭典的人皆可事先報名參加；本科年平安宴擇於農曆九月十日（2012年10月24日）下午六時卅六分舉行，當日進行抽籤以確定下科年各角頭擔任之職務，下一個三年後的任務又於焉展開。
4、 祭典活動的意義與價值
    人類在不同的種族、氣候、地理環境、宗教、風俗習慣、法律、施政準則的支配影響下，產生了不同的文化。在風俗習慣的歷史傳承之中，由當地信仰而發展出的宗教性祭典活動，往往保留了能顯現當地居民生活文化典型的儀式與藝能特色，從而成為地方的重要特色。這些連結信仰、價值與知識體系的珍貴文化資產乃是以「人」為核心，依附個人和群體而存在的象徵符碼。東港東隆宮迎王平安祭典活動中自清代以來即為地方重要的祭典活動，其所展現的意義與價值如下： 

（1） 保存中國傳統信仰與禮俗
    中國自宋代以來即有以法船送瘟的習俗，而福建地區的王爺信仰更是臺灣王爺信仰之主要源頭；臺灣地區至今保存的迎王活動雖已發展出地方特色，但仍大量保留了原鄉的遺俗，以三尾裕子（1999）在福建閩南地區進行的王爺信仰調查為例，其發現同安縣曾林村於送瘟神時，據說都要焚燒「替身」，而東港祭典中亦有遷船遶境時以替身改運、再將之於送王時與王船一同焚燒的習俗，此可顯見東港的王爺信仰所承襲的漢文化瘟疫觀以及祭典習俗。此外，東港迎王祭典中極重視的祀王與宴王儀式，參與祭祀者皆頭戴魯笠，著仿清官服，以嚴謹繁複之古代祝官巡狩禮法敬獻前來「代天巡狩」的千歲爺。
中國地區雖亦有「代天巡狩」的禮俗，然而王爺在清朝卻未如媽祖、城煌神等得到官方認可，而是被列為「淫祀」，依法得以毀祠禁制，因此方志之中的相關記載相當稀少。同時，中國地區的王爺信仰在民國38年（1949年）之後的五十年間遭到了禁止與簡化，多數廟宇的神像與舊紀錄在文化大革命時遭到焚毀及破壞，使福建南方地區迎王活動的王船禮儀、巡境習俗、府內祭儀以及祭祀組織皆難再有詳實（三尾裕子，1999）。
    臺灣於清朝時期因偏於一隅，且有地方精英中的禮祝之士積極介入與官府溝通，王爺信仰與代天巡狩的禮俗並未受到官方嚴格的禁制，不但得見於方志中，且祭典中所用的代天巡狩禮制也完整記錄於禮祝之儒常用的家禮手冊與各地方版本的家禮簿中，王爺信仰與禮俗在代代的傳承之中保存下來（李豐楙，2011）。
（2） 反映在地文化特質
    臺灣的王爺信仰與媽祖信仰同為全臺信仰文化中規模體系最龐大的兩支，而跟隨漢人移民而流傳來台的王爺信仰，雖然源自閩南，但在臺灣不同的地理與社會背景之下，早已發展出在地化的特色，其中又以東港的「迎王平安祭典」和曾文溪流域的西港「王醮」最具盛名，素有「南東港、北西港」之稱。
    兩地信仰各具特色，西港及臺南一帶地區的王船祭典主要著重在典型「王醮」（或稱「瘟醮」）的道教儀式，祭典特色為五朝的王醮醮典、於白天送王並發展出送王時熱鬧的搶鯉魚旗的風俗（謝宗榮，2006）；東港王船祭典並不以「王醮」為名，傳統上側重遵循古禮之祀王、宴王等儒家式祭儀而輕道家科儀，在工藝精美、船體龐大的王船「陸上行舟」的遷船遶境時，有家戶以替身除祟、凌晨送王後亦展現中國古代的送瘟遺俗：偃旗息鼓、就地解散，而以千歲爺與中軍府的代表色為當科七角頭轎班服色之俗以及行之有年的七角頭輪任制度，亦顯現出組織之有序。在諸多在地特色之中，尤以王船建造及其裝飾藝術最為民俗文化界所稱道（謝宗榮，1999b）。
（3） 提供居民非「常」狀態的宗教性休閒
    「日常」包含了時間軌跡與空間定位的一致化與穩定化，當廟宇舉辦慶典時，人們在籌備當中逐步由「常」的狀態進入「非常」狀態：東港人因著對王爺的虔誠信仰，於溫府千歲迎迓結契金蘭的五位千歲前來代天巡狩、獎善懲惡並驅瘟除祟之時，放下手邊工作，全心投入奉事神明的節慶活動中，眾人換下平日的工作服，改著顏色、形制與標幟均有指涉意義的各式祭服，潔淨身心，在每三年一科的祭典中扮演另一種「社會」角色。
    迎王平安祭典舉行時的「非常」狀態，相對於王府內祭儀的嚴肅恭謹，神轎與神將團的遶境則將民眾帶入「若狂」的情緒之中，遶境當天所經過的區域，除了以豐盛供品祭拜神明，亦會辦桌以宴請親友；在短暫的「非日常」時間與空間之中，祭典提供東港人一個神聖而集體性的娛樂機會，使人們日常所壓抑累積之能量透過參與得到宣洩，進而從中享受另類生活的放鬆與休閒（李豐楙，1995；李豐楙等，1998b）。
（4） 凝聚文化認同與地方認同
    文化認同指的是個人與族群身分的界定，透過文化、社會的歷程，而對個人身分與認同不斷重新定位的過程，具有促使成員從屬的凝聚性規範（張京媛，1995）。傳統社區中居民的凝聚整合，主要是因血緣、地緣而形成的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而廟會祭典活動便是其中主要的凝聚整合形式。在儀式化與象徵化的行為之後，重建起社會、道德及宇宙的秩序（李豐楙，1995）。同時，類此的宗教節慶活動亦提供地方居民一個社會化的機會，使之融入一個歡快的、既屬宗教亦屬世俗的情境脈落之中；在參與慶典活動的過程中，參與成員開展出獨有的聯繫網絡，在此人際網絡的交疊互動中，獲得歸情感上的歸屬感與安全感，並且得到對地方的正向認同感（Roemer，2007）。
    臺灣的漢人社會自明末清初的屯墾以來，「移植」自原鄉的風俗信仰以文化載體之姿，成為凝聚族群的文化認同之要素，用以相對區隔於他群與異己，而地方公廟或角頭廟往往便成為地方命運共同體的象徵，具有與原鄉聯結之意義（李豐楙，2003）。屬東港地方公廟之ㄧ的東隆宮，其溫王爺信仰，因東港地方之地域及歷史背景與歷程，以及在迎王平安祭典儀式中對傳統的堅持，而發展出與其他地方的王爺信仰殊異、具時代與地方代表性的特殊文化慶典活動，不但成為當地及鄰近地區相當重要的精神象徵，也成為凝聚東港人情感的來源。
    李豐楙（1995）指出，由歷史、社會及宗教的多角度來觀察慶典活動，便可發現其乃為一地文化的重要構成體，也是足以喚起地方知識份子熱烈參與、地方政經頭人用心投入的大活動；張永進（1999）亦認為有計畫地行銷地方文化，不但可以提高在地民眾的榮譽感與文化認同感，同時亦可以使文化得到活化與再生：激起地方自發性、落實文化紮根、增加地方認同。東港的迎王平安祭典，吸引了許多地方子弟的投入：角頭轎班成立「轎班促進會」，以更現代的組織動員方式，積極提高下一代的傳承意願；部落客成立部落格，透過網路以文字記錄保存祭典活動的點滴，企圖喚起新一代東港人的在地意識與文化認同；地方發展協會以「社區營造」的方式，舉辦淨灘、講座研習、露天電影等活動，提供地方民眾文化學習的機會，使其對在地文化更加瞭解的同時，亦收到文化保存與傳承之效。
參考文獻
壹、中文書目

三尾裕子（1999）。王爺信仰的發展：臺灣與中國大陸之歷史和實況的比較。載於徐正光、林美容、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第二輯）：經驗研究篇（31-67頁）。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伍政祈（1994）。價值空間的透視─以東港迎神活動與五營景觀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李秀娥（2002）。東港丁丑年(八十六)迎王陣頭的籌組。研究與動態，6，141-178。
李芳廉（1982）。東港墾拓誌略。屏東縣：東港國民中學。
李豐楙（1993b）。東港王船和瘟與送王習俗之研究。東方宗教研究，3，227-265。
李豐楙（1995）。臺灣慶成醮與民間廟會文化─一個非常觀狂文化的休閒論。載於漢學研究中心（編輯），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41-64頁）。臺北市：文建會。
李豐楙（2003）。李序：滿載文化關懷的社廟之旅。載於謝宗榮（著），臺灣傳統宗教文化。臺中市：晨星。
李豐楙（2011）。迎王祭典中禮祝之儒的神道觀與代天巡狩的實踐。南台灣研究，1，5-18。
李豐楙、李秀娥、謝宗榮、謝聰輝著（1998a）。東港迎王─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屏東縣：財團法人東港東隆宮。
李豐楙、李秀娥、謝宗榮、謝聰輝著（1998b）。東港迎王─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臺北市：學生書局。
林怡君（2009）。東港迎王與家將陣頭研究-以丙戌正科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財團法人屏東縣東港東隆宮祭典委員會（2012）。2012年壬辰正科東港東隆宮迎王平安祭典專輯。屏東縣：財團法人東港東隆宮。
張永進（1999）。草地經驗─談臺南縣產業文化政策形成與落實。社教雙月刊，94，18-29。
張京媛（主編）（1995）。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市：麥田。
陳秀珠（2000）。述說東港。屏東文獻，1，44-50。
陳進成（1999）。迎王．平安．王船祭。歷史月刊，135，15-22。
黃文博（1997a）。東港地區的王船信仰。城鄉生活雜誌，45，頁39-50。
葉志杰（2004）。聽看東港：從老漁村見識大歷史。新店市：野人文化。
劉還月（1994）。臺灣民間信仰小百科：廟祀卷。臺北市：臺原。
謝宗榮（1999a）。在保存傳統與適應變遷之間的抉擇─側記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上）。臺灣文獻，53（2），329-373。
謝宗榮（1999b）。在保存傳統與適應變遷之間的抉擇─側記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下）。臺灣文獻，53（3），145-202。
謝宗榮（2005）。臺灣的王爺廟。臺北縣新店市：遠足文化。
謝宗榮（2006）。臺灣的廟會文化與信仰變遷。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
蘇煌文（2008）。社區文化營造之研究—以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私立樹德科技大學，高雄市。
貳、英文書目
Roemer, M. K. (2007). Ritu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in a major Japanese festival.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6(2), 185-200.

參、網路資料 

東隆采風工作室（2012年8月1日）。中軍府安座【部落格文字資料】。取自http://tw.myblog.yahoo.com/otoro-900701/archive?l=f&id=40&page=1
班頭心情記事部落格－東港迎王（2012年8月20日）。查夜【部落格文字資料】。取自http://tw.myblog.yahoo.com/tkjasoncha/article?mid=16398&next=15921&l=f&sc=1










